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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欢诗词的学者虽多 ， 但他们和诗词

的关系却各不相同， 细究起来煞是有趣 ：
日语专业出身的日本文学翻译家施小炜，
他多年酷爱用中文创作旧体诗词， 这应可

视作精神上的执着 “返乡”； 中文系出身

的语言学家严修， 对格律诗却只读 （编）
不写 、 若即若离 ， 则近乎一种文化上的

“近乡情怯” 了。
只要诗词给人带来滋养、 激励与慰藉，

算不算 “第一等德业” 又何必计较？ 宋明

大儒的偏执， 今人一笑了之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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笔会

我与诗词“若即若离”
严 修

我 与 诗 词 的 关 系 ， 可 用 “若 即 若

离 ” 四 个 字 来 形 容 ； 也 可 用 “经 常 接

触” 和 “敬而远之” 八个字来描述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， 我考入复旦大

学 中 文 系 。 “中 国 文 学 史 ” 是 主 干 课

程， 学时多， 延续好几个学期， 分段主

讲的教授是蒋天枢、 王欣夫 、 朱东润 、
刘大杰、 赵景深。 “中国文学史” 的重

中之重是诗经、 楚辞、 唐诗、 宋词。 当

时学习苏联， 期末考试采用口试方式 ，
考签的几道题目中， 必有一题是要背诵

几 首 诗 词 。 因 此 ， 同 学 们 为 了 应 付 考

试， 都要记诵大量的诗词。 同班才女林

家英 （现为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） 记忆

力强， 掌握的数量最多， 屡得高分， 如

果 当 时 有 电 视 台 的 “中 国 诗 词 大 会 ”，
同学们一定会鼓动她去打擂台。 我能背

诵的诗词远远比不上她， 但我的成绩也

还可以。 这主要靠平时成绩来弥补———
朱东润先生讲课喜用启发式， 常将诗文

中的疑难之处提出来进行讨论， 同学们

像猜谜语， 争相举手回答， 我猜中的次

数较多， 大概朱先生把这些计入了平时

成 绩 。 我 所 以 能 猜 中 ， 有 个 “秘 籍 ”，
那就是我入学后在 “中文系怪人” 赵宋

庆先生那里借阅过的 《古书疑义举例》。
此书作者为清代俞樾， 后来刘师培、 杨

树达、 马叙伦等又加以续补。 这是一本

被誉为 “发蒙百代， 梯梁来学” 的训诂

学名著。 由于这本书的帮助， 故而诗文

中的一些疑难， 我能略知一二。
我毕业后留校任教， 属于语言教研

组 ， 讲 授 过 中 文 系 的 基 础 课 “古 代 汉

语”， 还协助张世禄先生主编过 《古代

汉 语 教 程 》 （复 旦 大 学 出 版 社 ， 1991
年 ）。 教材的通论部分， 有专门章节讲

古代诗歌的格律， 说明格律诗 （含律绝

诗 、 词 、 曲 ） 与 非 格 律 诗 （含 先 秦 古

诗、 汉魏六朝古诗、 古体诗 ） 的区别 ，
解 释 字 数 、 押 韵 、 对 仗 、 平 仄 以 及 黏

对、 拗救、 词牌、 摊破、 减字、 衬字等

等概念。 教材的文选部分 ， 有 “韵文 ”
专章， 从中可以品赏到从先秦到唐宋的

古典诗词精华。
在古代诗人中， 我对陆游较为熟悉

一 点 。 曾 编 过 一 本 《陆 游 爱 国 诗 词 选

解》 （中学生文库， 上海教育出版社 ，
1987 年）， 还编过一本 《陆游诗集导读》
（中 华 文 化 要 籍 导 读 丛 书 ， 巴 蜀 书 社 ，
1996 年）。 说起这本 《陆游诗集导读》，
还有一番经历。 这个选题原先决定由朱

东润先生承担。 朱先生在陆游研究方面

有 丰 硕 成 果 ， 著 有 《 陆 游 诗 选 注 》 、
《陆 游 选 集 》、 《陆 游 研 究 》 和 《陆 游

传》。 所以这个选题由朱先生承担 ， 是

驾轻就熟， 最为合适。 但朱先生年迈病

卧， 无法接受这项任务。 于是丛书编委

会急忙寻找接替人选。 中文系古典文学

教研组的杜月邨先生、 颜应伯先生， 向

丛书主编蔡尚思先生推荐了我。 蔡先生

也认识我， 他曾为我班讲授过 “中国通

史”。 就这样， 我接过本应由朱东润先

生承担的担子。 大约这就叫 “蜀中无大

将 、 廖 化 作 先 锋 ” 吧 ， 我 成 了 续 貂 的

“狗尾”。 十多年后， 经过修订， 《陆游

诗 集 导 读 》 更 名 为 《陆 游 诗 词 导 读 》，
作为 “国学大讲堂丛书” 之一， 由中国

国际广播出版社于 2009 年再版。
对中国古典诗词 ， 我读过 ， 教过 ，

编过， 所以说， 与它经常有接触。
然而我对格律诗的创作实践， 却是

有意回避， 敬而远之。 我不写诗， 原因

主要有三点：
第一， 我对格律诗的创作有敬畏之

心。 我对古今有成就的诗人十分崇敬 ，
他们天资聪颖、 才气超人， 不是一般常

人所能及。 而我禀赋鲁钝 ， 比较刻板 ，
缺 乏 形 象 思 维 ， 没 有 诗 人 的 气 质 和 灵

性， 自忖不是写诗的料子。 格律诗的规

矩既多又严， 觉得像是带着镣铐跳舞 ，
使我没有勇气去尝试。

第二， 中文系学科规划的限制。 当

年明确规定， 中文系是培养中国语言文

学的理论研究工作者。 不少同学是怀着

作家梦来的， 而老师们却反复告诫： 中

文系不培养作家； 在校期间， 主要是听

课 、 读 书 ， 不 提 倡 写 文 章 ； 即 使 写 文

章， 也只能写研究性的学术论文， 不要

写诗歌小说。 工作后， 升等晋级， 要考

核教学业绩和科研成果。 学术性的论文

和著作算是科研成果， 而创作的诗歌小

说却不算。 这根指挥棒很厉害， 使中文

系的广大师生远离了文艺创作的园地 。
我有几个友好的同事， 很有才华， 具有

诗人潜质， 但教学和研究的任务很重 ，
诗歌创作的才能无法充分显露。 直到退

休以后， 卸下了担子， 摆脱了束缚， 才

能把诗词创作作为自己 “老有所乐” 的

选项。 他们创作了大量高水平的诗词 ，
成为诗坛翘楚， 获得很多赞誉。 我衷心

祝福他们！
第三， 受一些古人偏见的影响。 宋

明时代的几位大儒， 如程颢、 程颐、 朱

熹、 王阳明， 他们对诗文、 书法抱有一

种奇怪的偏见， 认为诗文、 书法是 “害

道” “妨道” 的 “小技”， 是 “陷溺 ”，
并扣上 “玩物丧志” 的大帽子。

他们的原话是：
“问： ‘作文害道否 ？’ 曰 ： ‘害

也。 凡为文， 不专意则不工 ， 若专意 ，
则志局于此， 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 ？
《书 》 曰 ： “玩物丧志 。” 为文亦玩物
也。’” （《河南程氏遗书》 卷十八）

“明道 （程颢） 先生曰： ‘忧子弟
之轻俊 （志轻才俊） 者， 只教以经学念
书， 不得令作文字。 子弟凡百玩好皆夺
志。 至于书札， 于儒者事最近， 然一向
好著， 亦自丧志。 如王 （王羲之 ）、 虞
（虞世南）、 颜 （颜真卿） 柳 （柳公权 ）
辈， 诚为好人则有之， 曾见有善书者知
道否？ 平生精力一用于此， 非为徒废时
日 ， 于 道 便 有 妨 处 ， 足 知 丧 志 也 。 ’ ”
（《河南程氏遗书》 卷一）

“朱子曰： ‘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
无妨， 但不用多作， 盖 （多作） 便是陷溺
尔。 ’”（清·张伯行 《续近思录》 卷三）

“弘正间 （弘治， 明孝宗年号； 正
德， 明武宗年号）， 京师倡为词章之学，
李 （李梦阳 ）、 何 （何景明 ） 擅其宗 ，
阳明先师 （与之 ） 结为诗社 ， 更相唱
和， 风动一时， 炼意绘辞， 浸登述作之
坛， 几入其髓。 既而翻然悔之， 以有限
之精神， 弊于无益之空谈， 何异隋珠弹
雀， 其昧于轻重亦甚矣。 ……社中人相
与惜之 ： ‘阳明子业几有成 ， 中道弃

去， 可谓志之无恒也。’ 先师闻而笑曰：
‘诸君自以为有志矣 ， 使学如韩 、 柳 ，
不过为文人 ， 辞如李 、 杜 ， 不过为诗
人， 果有志于心性之学， 以颜 （颜回）、
闵 （闵子骞） 为期， 当与共事， 图为第
一等德业。 ……盖天盖地， 始是大丈夫
所为 ， 傍人门户 ， 比量揣拟 ， 皆小技
也。’” （《王龙溪先生全集》 卷十六）

我 当 初 看 到 大 儒 们 这 些 偏 激 的 看

法 ， 非 常 惊 愕 ， 似 乎 有 天 旋 地 转 的 感

觉 ， 对 我 平 素 的 认 知 是 个 颠 覆 性 的 冲

击 ！ 但 后 来 仔 细 想 想 ， 如 果 “换 位 思

考”， 这几位理学大师的想法 ， 也有其

合理性。 他们站在正统儒家立场， 要维

护儒家道统， 希望子弟们专心致志钻研

儒 家 经 典 ， “第 一 等 德 业 ” 是 立 志 做

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 的圣人 。 要做

圣人， 就不能再做诗人、 书法家。 人的

精力有限，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， 这也是

常理。 这与过去中文系只培养学者不培

养作家的道理有些相似。
宋明大儒的看法， 对我也有一定影

响， 像被打了局部麻醉针， 真的与书法

诗文 “断了联系”， 认为确实应该 ： 心

无旁骛， 不搏二兔， 一心一意教书、 做

学问。
很 庆 幸 我 已 经 退 休 多 年 了 ， 可 以

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， 自由地安排自己的

生活。 似乎麻醉针的药效已过， 我又与

书法诗文 “恢复了联系”， 也已没有“玩
物丧志” 的顾忌。 平时常常翻阅 《三希

堂法帖》， 欣赏历代书法珍品 ， 还常在

电脑上观看 “田蕴章书法讲座 ”。 为了

认识草书， 我读过 《孙过庭景福殿赋》、
《草诀百韵歌》， 还临摹过于右任的 《标

准草书千字文》。 我爱读案头的古代诗

词， 也喜诵亲友所赠的诗文， 例如外兄

厉以宁所著 《厉以宁诗词选集 》， 黄润

苏的 《澹园诗词》， 林家英的 《雪泥鸿

迹小集》 等。
说来 惭 愧 ， 我 如 今 只 爱 坐 在 电 脑

前 ， 用 “一 指 禅 ” 笨 拙 地 敲 击 键 盘 ，
写一点文史随笔； 而对格律诗的创作 ，
始 终 不 愿 触 碰 ， 由 于 对 它 敬 畏 ， 只 能

藏拙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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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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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 得 少 时 背 会 的 第 一 首 唐 诗 ，
是崔颢的七律 《黄鹤楼》， 其时我好

像已经就读小学二年级， 与当下恨

不得在娘胎里就将唐诗三百首背得

滚瓜烂熟的孩子们相比， 显然远远

落后在起跑线上了。 那应该是 “文

革” 爆发前一年， 家母还能够有点

闲情逸致 ， 教 我 背 诵 了 一 些 唐 诗 。
后来还曾学习过 《红楼梦》 中的诗

词———第 一 次 读 《红 》， 我 还 是 个

小学生， 在用作厨房的后披厦， 躺

在灶前小堆稻草上 （家祖母是农家

出身， 偏爱柴火灶， 稻草是买来当

燃料用的 ）， 偷 偷 读 完 了 劫 后 幸 存

的一套人民文学版三卷本。 后来百

姓们也可以公然阅读红楼了， 那个

岁月， 有一部真正的名著可读， 对

于饥渴于铅字的人来说， 不啻为一

道福音 。 还有 一 部 《水 浒 传 》， 情

形也与此相类。
平生作的第一首诗， 是限题咏，

吟咏小院里的几树槐花， 七绝。 刚

进初中后鹦鹉学舌的少作， 长大后

不敢示人， 付之一炬了， 只记得首

句 “淝城五月落槐花”， 是学的 “春
城无处不飞花”， 一比便可知何等地

寡淡无味， 天差地远。 填的第一首

词是一阕 《诉衷情》， 则作于高中毕

业后待业家中的短暂时期， 于今遍

寻不见 ， 想来 也 与 其 它 少 作 一 道 ，
付诸丙丁了吧。 还记得曾经拿去给

热爱旧诗词的同学看， 同学背地里

将它出示与教语文的钱老师， 一位

曾经的国民党军少校， 专司文案工

作的， 颇通诗词。 钱老师与家母是

多年同事， 用其乡谈凤阳话对家母

发表月旦评道： “写得可悲的了。”
大约是指拙作中有感慨鬓生华发的

句子吧。 年纪轻轻便出此言， 无疑

便是 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 了， 然则

却也并非一味地无病呻吟。 其实我

读高中时， 后脑勺便生出一圈白发，
俗称 “少白头 ”， 故 亦 不 妨 说 是 写

实。 加之当时小至个人大到家国皆

可谓风雨飘摇 前 途 未 卜 ， 要 说 悲 ，
原也是事出有因。 而我至今仍以为，
赋诗填词 ， 本 就 不 同 于 饮 食 男 女 ，
并非日常之必不可缺， 十足倒是矫

揉做作的营生， 迂曲也罢夸张也罢，
均属在所难免， 吾辈不可也不必将

某人的诗词歌赋视作其生活、 情感

百分之百的真实记录。
待 业 年 余 ， 却 总 也 无 业 可 就 ，

自然愈发地 “悲” 了， 眼见妹妹也

将高中毕业， 面临留城还是下乡的

抉择， 做哥哥的， 总不能委屈妹妹，
遂下定决心， 插队落户去了。 临行

前填了 《浣溪沙》 一阕， 为自家送

别壮行：

画鷁翩跹泊水村
声声杜宇柳边闻
飞霞艳处好栖鲲

梅自逍遥菊自乐
花开何地不为春
且凭杯酒长精神

插队不足两年， 高考恢复， 我

于 1978 年 初 考 入 复 旦 大 学 外 文 系

攻读日本文学。 入校时， 上面还有

两期工农兵学员。 进校不久， 外文

系就举办了一 次 “赛 诗 会 ”， 根 据

指导员指示 ， 我 也 做 了 一 首 七 律 ，
题为 《赞科技 大 军 》， 还 获 颁 二 等

奖 ， 得了一个 塑 料 封 皮 的 日 记 本 。
如今回想起来 ， 仍 不 禁 诚 恐 诚 惶 ，
汗出如浆。

学 习 日 文 ， 其 实 并 非 我 本 意 。
其时已然明了自己不适合务农， 一

心跳出农业界， 求学深造， 至于学

习什么， 倒在其次， 学啥皆无不可。
而当年复旦外文系在皖只招收两名

日语， 无从挑选。 不过学了之后方

才知道 ， 学习 日 语 之 于 写 旧 体 诗 ，
原来还是大有裨益的： 日语中完整

保留了入声字发音。 像我这种从小

庭训不严， 不曾认真背诵过韵书者，
可算是讨了大便宜。

四载寒窗， 正值青春华年， 一

如同辈学友， 年轻求学者的欢愉欣

悦自然体验了不少， 情感思索上的

烦 恼 苦 闷 当 然 也 缠 绕 不 去 。 曾 填

《蝶恋花 》 一 阙 ， 形 状 自 己 ， 题 曰

“本意”：

浪迹天涯寻异草
不见蓬莱
烟雨昆仑渺
惨绿愁红心事恼
锦弦挑断知音少

夜夜芳魂残梦绕
但怕醒来
寂寞催人老

满目霞光曙色晓
豪情却共春风杳

毕业后留校， 在外文系执教八

年， 1989 年秋渡海赴东， 在早稻田

大学大学院留学六年有半， 其后又

任教于日本大学， 滞东竟达十八年

之久， 远远超出了事先的计划。 十

八载当不算短， 难免经验了形形色

色， 其中最难忘怀的， 是成员仅有

三 人 的 “余 亦 吟 社 ” 。 起 社 前 因 ，
是两位日本友人， 啸月山人中尾氏

与鱼溪居士福川氏， 欲从我习做汉

诗 ， 遂 由 我 拟 定 社 名 ， 借 了 太 白

“余亦能高咏 ， 斯 人 不 可 闻 ” 的 诗

意。 每月开社一次， 事先由我布置

个宽泛松散的诗题， 不拘体例， 山

人与居士做好携来， 再由我细细修

改润色。 三人诗社坚持二载后， 将

作品结集付梓， 是为后果， 也算得

是功德圆满。 后来余亦吟社又坚持

了一轮 ， 社员 各 积 攒 作 品 廿 余 首 ，
本拟再出一本诗集的， 无奈啸月山

人遽然退出， 又不肯言明缘故， 第

二本诗集遂成画饼， 诗稿也不知所

终了。
寓居东国， 丰富了阅历， 增长

了 学 识 ， 拓 宽 了 视 野 ， 滋 润 了 生

活， 然则灵魂深处似乎总有一缕漂

泊感飘来拂去， 心绪复杂， 颇难描

状 。 做过几首 《临 江 仙 》， 虽 说 是

画虎类犬， 庶几也算传递了一些个

中消息：

翡翠楼听燕语
芙蓉院见花飞
玉阶颦蹙立斜晖
绿风春梦老
白雨海棠肥

欲寄相思万里
奈何人在天涯
吴山楚水几时归
横江桃叶去
烟树子规啼

又 有 《菩 萨 蛮 》 数 阙 ， 止 录

其一 ：

闲愁万种催人老
娇莺犹唱花犹好
香径柳如丝
斜阳细雨时

闻鸡惊蝶梦
舞剑同谁共
恐又起乡心
嗔杯莫近人

到了 2007 年， 终于决意卷起铺

盖， 携妻归国定居。 离东前， 作五

律一首 ， 告别 众 师 友 ， 算 作 骊 歌 。
诗曰：

阮屐浪游倦， 金风十八黄
无人延郭隗， 有道遣冯唐
踟蹰辽东鹤， 仓皇浦岛郎
放歌归去也， 挥手向吾乡

颈联对句用了东国浦岛太郎的

典故， 略类刘晨阮肇旧事。
光阴荏苒， 日月如梭， 转瞬归

来已满十载 。 十 年 间 ， 继 续 舌 耕 ，
教书之余做些日本文学的研究与翻

译工作， 同时作为兴趣， 诗词写作

也偶一为之。 由于我生性疏懒， 赋

诗填词都是率性而为随意挥洒， 从

来不曾刻意求成， 又不善于悫励精

进， 故寡作乃势在必然。 好在日积

月累， 集腋成裘， 倒也聚下了可观

之数 。 而敝帚 自 珍 恐 是 人 之 天 性 ，
难能免俗， 我也不揣弇陋， 将旧作

编做了一集， 年内将由上海交通大

学出版社刊行。
寻词觅句琢文谋篇， 原就是自

己喜爱的事， 倘无特殊因依， 大概

还会继续坚持。 奇文共赏， 疑义相

析， 如此赏心乐事， 愿与好友们长

长久久地共享下去。

性本爱诗词
邹世奇

人生的 某 一 阶 段 ， 我 曾 终 日 游 荡

在 故 乡 的 群 山 深 处 ， 携 一 册 闲 书 ， 很

多 时 候 却 只 是 枯 坐 发 呆 ， 眼 见 昔 日 同

伴 渐 行 渐 远 ， 我 的 人 生 却 仿 佛 停 顿 下

来 了 。 看 着 朝 晖 夕 阴 、 雾 霭 山 岚 ， 脑

中 盘 桓 的 常 是 古 人 的 句 子 ： “众 鸟 高

飞 尽 ， 孤 云 独 去 闲 。” “旷 野 莽 茫 茫 ，
乡山在何处。 ”“涧户寂无人， 纷纷开且

落。 ”后来， 我终于走出了那段 “失群”
的时光， 感谢李白、 王维、 孟浩然们 ，
没 有 他 们 的 陪 伴 ， 那 些 日 子 一 定 更 加

黑暗、 漫长。
我与诗词结缘， 得益于我那颇具文

青气质的父亲。 他对我的识字教育便是

以古诗为单位， 至今仍记得他每次将一

首 诗 工 楷 写 在 白 纸 上 教 我 诵 读 。 就 这

样， 认得的字足以看报纸时， 我背的诗

也有上百首了。 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

的家庭教育中， 这是不太寻常的。 较之

诗， 我与词相遇较晚。 五年级的暑假 ，
父亲带回一本 《宋词百首钢笔字帖》 给

我习字， 于是那个夏天我一遍遍写 “驿

外断桥边， 寂寞开无主。 已是黄昏独自

愁， 更着风和雨”， “庭院深深深几许？
杨柳堆烟， 帘幕无重数”， “二十四桥仍

在， 波心荡、 冷月无声。 念桥边红药 ，
年年知为谁生” ……结果字没练成， 字

帖内容倒是记下了。 这以后苏轼、 李清

照、 秦观、 柳永等人的作品赏析集， 手

边能找到的都读了。 后来看到 “口齿噙

香”、 “含英咀华” 这类词， 一下就意会

了： 这不就是我读诗词时的感觉嘛。
人生总有一些冗长无聊又不得不去

的 课 、 会 议 ， 在 智 能 手 机 时 代 到 来 之

前， 我的应对方式是在笔记本上随意默

写一首首诗词，如果会足够长，就拣长的

默写，记不起来的句子就省略，一首 《春

江花月夜》，一首《西洲曲 》，不行再一首

《琵琶行》、一阕《莺啼序 》……时间过得

飞 快 ， 再 长 的 会 都 结 束 了 。 默 写 的 时

候， 穿过时空的尘沙， 只有我与古人凝

神相对， 自成一个小宇宙， 会场的声音

仿佛能量幕墙之外的市声 ， 嘤嘤嗡嗡 ，
无足轻重。 不知台上的主讲人见我一直

埋头做笔记， 会不会认为我是个难得的

好听众。 有时我想， 如果我没有读过那

些诗词， 那种时候， 我又会在纸上写些

什么？ 答案是无论写什么， 都不如默写

诗词。
诗词是讲究早期缘分的。 一个从小

不太接触诗词的人， 很难想象成年后会

有那个时间和心境去细读诗词； 而且由

于记忆力的因素， 一个人能够下意识脱

口 而 出 的 ， 基 本 也 都 是 早 年 熟 记 的 句

子。 正是那些早年读过的诗词， 无意中

开启了我性喜词章之美的基因密码， 后

来完全不用选择地， 我读了中文专业 ，
硕士还读了古典文学方向， 并在可以预

见的余生都无法停止对文字的痴迷。 读

诗词到底有什么用， 我真的无法回答 ；

我可以回答的是， 有一种 “用” 叫 “无

用之用”。
比如下面这阕词：

木兰花
晓妆初了明肌雪， 春殿嫔娥鱼贯列。

笙箫吹断水云间， 重按霓裳歌遍彻。 临

春谁更飘香屑？ 醉拍阑干情味切。 归时

休放烛光红， 待踏马蹄清夜月。

敏感纤细、 文采风流的他， 曾经拥

有一个烟雨江南的国家， 拥有这世间最

好、 最繁华的一切， 最后呢？ 昨日种种

如梦， 他竟落得连一身都难以保全， 更

不要说江山、 美人、 雕栏玉砌、 春花秋

月了。 人世间自有大悲哀， 天地无情 ，
以万物为刍狗， 个体的人在历史、 时间

中 渺 小 如 尘 埃 ， 而 普 通 人 所 有 的 情

绪———委屈、 寂寞、 悲伤、 欢喜……都

能在漫长历史中找到同侪。 总有一首诗

词， 藏在岁月发黄的册页里， 等着与你

相遇、 给你慰藉、 令你粲然一笑。 当人

生 中 有 了 诗 词 ， 失 意 时 ， 境 界 可 以 阔

大， 精神可以高昂； 得意时， 也知道天

地高广， “人事有代谢， 往来成古今”，

没有什么是永恒的， 这样一来便能淡定

从容许多。
王小波说： “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

世 是 不 够 的 ， 他 还 应 该 拥 有 诗 意 的 世

界。” 当人生中有了诗词 ， 面对秋光萧

瑟， 你看到 “秋阴不散霜飞晚， 留得枯

荷 听 雨 声 ” ； 面 对 青 春 流 逝 ， 你 看 到

“最是人间留不住， 朱颜辞镜花辞树 ”；
面 对 人 生 而 不 平 等 ， 你 看 到 “郁 郁 涧

底松， 离离山上苗”； 遇到高洁的人遭

遇 坎 坷 ， 你 看 到 “惊 风 乱 飐 芙 蓉 水 ，
密雨斜侵薜荔墙”； 看到有人夫妻互相

算 计 ， 你 看 到 “美 人 才 调 太 玲 珑 ， 我

亦阴符满腹中”， 遇到有人拥有许多却

不 快 乐 ， 你 看 到 “虽 则 如 云 ， 匪 我 思

存”。 借了诗人之眼 ， 看世间万物便飘

逸灵动起来。
最近诗词大会大火， 有一个段子也

跟着火了： 读书和不读书有什么不一样

呢 ？ 答 案 是 ： 读 了 书 ， 看 到 晚 霞 与 归

鸟， 你会说 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 秋水共

长天一色”， 如果不读呢 ， 你就只会说

“卧槽， 好多鸟。” 少年人的头脑是一张

易 染 色 的 白 纸 ， 那 么 是 浸 染 “两 只 蝴

蝶”、 “老鼠爱大米 ” 好呢 ， 还是浸染

“袅袅兮秋风， 洞庭波兮木叶下” 好呢？
但也不是人人都需要学诗词、 背诗

词的。 见过一些小时候被填鸭了 《唐诗

三百首》 的， 结果未及成年就尽数还给

书本了。 诗词还是诗词， 他还是原来那

个他。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在女儿选择大

学专业时曾对她说： “喜欢的就是性之

所近， 就是自己最相宜的”， 这话极是，
性之所近， 才去亲近， 否则必然是人与

诗词两相辜负。

一湾江水碧 万点桂山青 （国画） 白雪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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